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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阿诺抱着他的亚

军奖杯抵达了洛杉矶。洛杉矶
是一个弱肉强食之地，人们不
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打拼。阿
诺看到那儿的健美运动员蜷
缩着身体住在自己的车里，卖
类固醇、做他们能做的一切来
维持生计。有的健美运动员靠

从事各种各样的违法活动来
赚钱，阿诺选择尽量避开这些
事。

阿诺很快就适应了在洛
杉矶的生活。在这儿他拥有一
套小公寓、一辆大众车、一份
微薄的津贴，除了定期训练、

拍照、接受采访、为写文章提
供素材之外，没有其他的任
务。健美运动中最高的奖金仅
有 1000美元，没有人以这项
运动为生———没有人，除了阿
诺和佛朗哥。

阿诺的性格属于外向型，

在他的生活中总是围着一些
人。如果身边没有朋友的话，
他也要找一些别的人来。独
自一人意味着阴暗和病态。
“如果他自己一个人来体育
馆的话，这种情况很少见，那
么他要等找到人之后才一起

开始训练。”弗兰克·赞恩说，
“他总是出去吃饭，他会请跟
他一起的人吃饭，或者让别
人带他出去，但从不单独行
动。他身边总是有人围绕着，
总是如此。根本就不可能独自
一人。”

阿诺决不假装谦虚，这在
他的周围到处可见，假装谦虚
的主要目的是给别人留下好
印象。他知道自己的价值，并
且随时准备跟你谈论它。他的
英语一入门，就开始上课。他
在圣莫尼卡城市学院注册学

习普通教育课程以获得准学
士学位。赞恩教他学代数。阿

诺数学不好，阅读的水平也很
低，他几乎全部要补课。阿诺

仅有一份旅游签证，因此在任
何地方都不能注册全日制学
习。他还在其他学校上课，包
括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学
商务课程，在西洛杉矶学院学
艺术课程。

大多数健美运动员为了
生计而苦苦挣扎。当阿诺来到
这儿，成了韦德新的英雄时，

阿诺很快就意识到了韦德有
着双重人格，一是在私生活中
热情、优雅的乔·韦德，一是在

办公室里狡猾的商人韦德。
韦德出版的刊物并不是

传统的体育杂志，韦德是休·
赫夫纳在健美运动界的翻版。
在《花花公子》中，赫夫纳推
出理想化的裸体性游戏伴侣，
他们被想象为“花花公子”。
在韦德的杂志中，报道的是健
美运动员理想化的半裸体照

片，读者受这些形象的影响，
可以通过购买他们宣传的产
品，遵循其中的指导来自己锻
炼，以期达到同样的效果。
“韦德手段非凡。”阿诺

说，“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
多商业知识和生意经。他带我

去国外旅游，带我去参加艺术
品拍卖会，教我如何叫牌如何
做最划算的生意。”

韦德总是不断地提升自
己的知名度，在杂志的封面上
用各种花样突出自己的名字，
在他所有的刊物上刊登他自

己的照片和名字，甚至在公司
总部安放了一个自己的塑像。
健美运动员常拿韦德的这些
做法开玩笑。阿诺对此迷惑不
解，就此问过韦德。“为什么
要给自己塑像？”韦德回想起
年轻的施瓦辛格问他的话。对

于这个问题，韦德坦然答道：
“如果你有了塑像的话，人们
就会以为你与众不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解。
除了健美运动界的一些核心
人物外，全美国的人都在汇现
金寄支票给他。他们非常尊敬

韦德，认为他是个大人物。他
持续不断地影响人们的意识，
获得成功之后，每天有成千上
万的美元飞进他的账户。现在
他所有的精力、雄心和注意力
都在致力于创造一个巨大无
比的形象，他认为这将是他最

伟大的发明创造，而实际上也
是他最伟大的弟子，他就是阿
诺·施瓦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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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医务人员不明白

水在人体中的作用有多么重
要。药物可以缓解病情，却治
不好人体的衰老性疾病。

渴是身体对水的呼唤，
这呼唤短促而有力、焦急而
难耐，此时，倘若饮一杯清
水，身体的呼唤就会停息，因

为水满足了身体的需要，消
除了人的焦躁不安。然而，令
人遗憾的是，随着渴意的消
失，人们对水的作用的认识
似乎也到此为止。人们很少
去思考如下问题：

水为什么能解渴？水进入

身体后是怎样运行的？水在身
体内究竟起着怎样至关重要
的作用？为什么身体缺水我们
会感到渴？身体缺水还有没有
其他的信号和表征？

我们对身体外面的水了

解得很多很多，但对身体内的
水却知之甚少。如果我们了解
了水在身体内的具体运行情
况，我们就会恍然大悟，我们
关于医疗保健的观念就会随
之发生彻底的改变，我们会惊
讶地发现许许多多疾病的病

因仅仅是：身体缺水。身体缺
水造成了水代谢功能紊乱，生
理紊乱最终又导致了诸多疾
病的产生；而治疗这些疾病的
方法简单得令你难以置信，那
就是：喝足够多的水。

人类在火星上寻找生命

的痕迹，首先寻找的就是水，
有水才有生命。

地球上的生命从咸水中
诞生，在淡水中进化，在陆地
上成长，不管其形态多么复
杂，但水在任何生命体中所
起的作用从来就没有改变

过。人之所以能在陆地上成
长，也是因为身体内有一整
套完善的储水系统。这个系

统在人体内储备了大量的
水，约占体重的75%。正因如

此，人才能在短时间内适应
暂时的缺水。与此同时，人体
内还有一个干旱管理机制，
其主要功能是：在人体缺水
时，严格分配体内储备的水。
其运行原则是：让最重要的
器官先得到足量的水以及由

水输送的养分。在水的分配
中，大脑处于绝对优先的地
位。大脑占人体重 量 的
1/50，却接收了全部血液循
环的 18%－20%，水的比例

也与之相同。人体的干旱管理
机制十分严格，分配水时，身

体内的所有器官都会受到监
控，严格按照预先确定的比例
进行分配，任何器官都不能多
占。身体的所有功能都直接受
制于水量的大小，身体缺水
时，干旱管理机制首先要保证
重要器官，于是，别的器官的

水分就会不足。这时，它们就
会发出报警信号。

人体内的干旱管理机制
发出局部缺水信号后，人立刻
感到口渴；警报信号越强烈，
口渴就越厉害；口渴越厉害，
身体对水的需求就越急迫。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人

们往往会犯最基本的、灾难性
的错误：当身体急需水时，我
们却给它茶、咖啡、酒或用工
业化方法生产的饮料，而不是
纯净的天然水。不可否认，茶、
咖啡和工业化生产的饮料不
仅含有大量水，而且还含有一

些对身体有益的物质；与此同
时，我们也不能否认：茶、咖啡

和工业饮料里含有大量脱水因
子，这些脱水因子进入身体后，
不仅让进入身体的水迅速排
出，而且还会带走体内储备的
水。这就是我们越喝茶和咖啡
等，就越想小便的原因。久而久
之，我们就会麻木；久而久之，

水的新陈代谢功能就会紊乱。
新陈代谢功能一旦紊乱，

身体的某些区域缺水，干旱管
理机制发出的信号就不仅是
口渴，而会表现出比“口干”
多得多的症状：它们会让你的
腰疼痛；它们会让你的颈椎疼

痛；它们会让你的消化道溃
疡；它们会让你的血压升高；
它们会让你哮喘和过敏；它们
甚至还让你患上胰岛素非依
赖型糖尿病……所以，我常
对一些病人说：“你没有生
病，只是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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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真的背影虽然离开了

楼顶，我心里仍惴惴不安。毫
无疑问，袁真将因这场意外
而处于某种尴尬境地，她在
机关里不会有好日子过。而
我，正是陷她于尴尬的重要

原因———作为保卫科长，我拥
有楼顶这扇门的钥匙，昨天我
来楼顶巡查时，心里正烦躁，
就没有关门。如果我把门关上
了，袁真就到不了楼顶，也就
不会发生这场意外了。

我和袁真并没有什么特

殊关系，也就是认识时间长
一些，还有，我和她的表妹吴
晓露谈过一年恋爱。平时在
机关里和她照面，也就是说
上一两句闲话，互相笑笑而
已。袁真是很少对人笑的，她
太矜持了，她的矜持有时甚

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比
如在电梯里遇到领导了，即
使是我们莲城的最高领导，
你不先开口，不先对她笑，她
也不会首先打招呼的。

她能写一手好文章，她
并不在写报告的职位上，领

导要做某种报告时，却时不
时地点名要她来捉笔。按说，
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
是早该提拔了。可是，在机关

工作十几年了，她连我都不
如，我还有个实职，她连个实
职都没有，还只是个主任科
员。曾经有好多次，都风传她
要提了，到后来却总是落空。
在这个问题上，袁真其实也不
能怨天尤人，她自己有些工作
没做到位。我曾暗示她要送点

礼，但她显然不认同，我清楚
地看见一丝不屑的神色从她
的嘴角流露了出来。

常言说得好，舍不得孩

子打不了狼。袁真似乎连常
识都没有。

我和袁真还有一个共同

的尴尬。十五年前，我们去青
山县青云乡调查市委工作组

组长吴大德骚扰一个中学女
教师的事。调查组有三个人，
我和袁真都是成员。袁真是负
责做记录的，不用开口，将听
到的记下就行了。可即使是这
样，袁真也被那位叫廖美娟的
女教师赤裸裸的话羞得抬不

起头来。等到与那位被控告的
工作组长谈话时，袁真的头低
得几乎垂到了膝盖上，因为工
作组长激烈地辩称，他的手只
到过女教师的哪些部位，某些
隐秘的地方是绝对没有光顾

过的。工作组长口口声声恳请
娘家来的领导替他做主，不能
让女教师的诬蔑毁了他的前

程。说到激动处，竟扑通一声
跪了下来，将袁真吓了一大
跳，笔都落到了地上。调查陷
入了困境。

正当我们一筹莫展之
时，廖美娟却突然找到了我

们，坦白说这一切都是她的
不实之词，她是与工作组长
有过一些亲密接触，但都是
她主动的，她之所以投怀送
抱，是想让组长帮忙将她调
到县里去工作，而她之所以
写信诬告他，是因为他拒绝

了她，她一气之下才做了错
事。工作组长没有被她的糖
衣炮弹打倒，他是党的好干
部，我们应当表扬他而不是
处理他，她愿意为此事承担
该承担的一切责任。我们对
廖美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

育，对工作组长也做了某种
程度的抚慰和告诫，就回到
了市里。

按说这么一件事，过去
也就过去了，不会对我们有
什么影响的。可是世事难料，
谁知道，那位叫吴大德的工

作组长后来当了副县长、县
长、县委书记，一级一级地往
上升，三年前竟回到市里做
了我们的秘书长！面对一个
曾对自己下跪过的上级领

导，我们内心的复杂和尴尬
可想而知。但是，即使秘书长
真的忘记了过去的难堪，像
袁真这样处理与领导的关
系，也是有害无益的。吴大德
秘书长很有可能认为她在轻
视他。平心而论，如果我徐向

阳是吴大德，我也会不喜欢
她，也不会提拔她。人心都是
肉长的，谁不喜欢摸顺毛呢？

可是，我为何对袁真总
有一点敬重之心呢？就因为
我还不是一个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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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晚饭，老宋穿上外

套，等樊松子一起出去散步。
这几乎成了他们的每天一课。

樊松子说，“我今天有点累。
我们就在家里，好好谈谈
吧。”

老宋坐在一旁削水果，削
好后切成片，一片一片摆在盘

子里。“我今天去看了婴儿
床，现在的婴儿床真漂亮。找
个时间，我们一起去看看。”
说着，老宋递给她一根插了苹
果片的牙签。

樊松子将苹果放进嘴里，
酸中带甜。她慢慢地咀嚼。

“老宋，我想在孩子生下来以
前，我们还是离婚吧。”
“呀”一声，老宋停住手。

转眼，他的左手拇指上现出一

道鲜红的血口子。老宋似乎被
不断渗出的血吓住了，愣在那
儿，握刀的手悬在半空。樊松
子赶紧起身，找来云南白药和
创可贴，给他处理伤口。

老宋由着她处理，缓缓

地说：“为什么？”樊松子不
出声，待伤口包扎好，将药

箱放回原处，才坐回沙发
上。“我想，我们还是先把手
续办了。我怕，到时候，我会
后悔。”“后悔也没关系。”
老宋脱口而出，“你不要多
想。我们一起好好抚养这个
孩子。”

樊松子起身从抽屉里拿

出三封信。“喏，这信收到有
些日子了，我没对你说。我想
了想，那个女人可能是真心
爱你的，我也不想这孩子生
下来有什么三长两短，而且，
我们之间也确实存在问题，
你该拥有自己的幸福……”
说着说着，樊松子的眼圈红
了起来。她站起身，走进了卧

室。不久，里面传来轻柔的音
乐声。老宋两手哆嗦着，将信

一一打开。看完，仰面靠在沙
发上。

樊松子早上做保健操时，
突然感觉下面涌出一股热
流。她一看，见红了。心里顿
时“咯噔”一下。离预产期还
有两个月，不会是孩子出事
了吧？她赶紧下楼打的，去了
医院。

韩医生检查一下，建议她
住到医院里来。一则保胎，尽
量让胎儿在肚子里多呆一段
时间。二则，有什么紧急情况，
也好及时处理。老宋很快赶来
了，问明情况后，又回家去收

拾东西送来。最近一段时间，
老宋显得很沉默。天天还是

回来，还是陪她出去散步，但
不怎么说话。樊松子也不追
问。她心里装了个孩子，已经
够满了。

家里失火的消息，樊松子
是凌晨六点知道的。居委会
杨主任打来的电话。樊松子

慌忙打的赶回家。离着很远，
她就看见住的楼道前围满了
人。她从人群里挤进去，人们
看见是她，纷纷让出道来。一
进楼道，一股刺鼻的焦臭味
迎面扑来。樊松子只顾急急
慌慌地往上走。冷不防，身后

一个人突然一把抓住她。回过
头一看，是杨主任。

杨主任快步上来，抓紧她
的手。踏进屋，樊松子简直认
不出是自己的家了。到处都黑
乎乎的。依稀，她还辨认得出
哪是电视机，哪是餐桌。忽然，

她想起什么，一把抓牢杨主任
的手。“老宋呢？他知道家里
失火了吗？”杨主任望着她，
欲言又止。一位民警走过来，
“您是这家的女主人吧，请您
过来一下。”

樊松子不明白他的意思，

跟着他往里走。樊松子跟着民
警走进成成的房间，民警指着
一个长条形黑乎乎的东西，

“请你辨认一下。”樊松子茫
然地望望他，再掉过头看看黑
乎乎的东西，忽然想起来，这
是成成的床所在的位置，那
……

仿佛被电流击中一般，一
阵颤栗滚过樊松子的身体。她

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
“血！血！”一个声音尖叫

起来，像是身后的杨主任。民
警飞快地伸过手来，接住了樊
松子。樊松子笨重的身体一下
子依靠在民警身上。在失去意
识的瞬间，她紧紧抓牢了民警

的袖子。


